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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
拚
命
三
郎
﹂
石
秀
打
倒
店
中
三
條
大
漢
，

店
小
二
及
各
大
漢
自
知
不
是
石
秀
三
人
對
手
，

連
忙
從
後
門
走
了
。
此
時
，
﹁
病
關
索
﹂
楊
雄

知
道
店
小
二
必
往
﹁
班
馬
﹂︵
找
人
︶
報
復
，

乃
叫
石
秀
、
時
遷
趕
快
吃
完
飯
，
便
離
開
酒

店
。各

人
不
敢
怠
慢
，
喫
了
飯
，
分
開
帶
㠥
包
袱
，
並

在
槍
架
上
各
揀
了
一
條
朴
刀
，
石
秀
更
是
一
不
做
二

不
休
，
一
把
火
燒
了
這
酒
店
，
才
拽
開
腳
步
，
朝
大

路
離
去
。

三
人
急
急
忙
忙
行
了
兩
個
更
次
，
只
見
後
面
火
把

熊
熊
，
約
一
二
百
人
，
手
持
火
把
，
喊
殺
連
天
，
追

趕
過
來
。

石
秀
見
對
方
人
多
勢
眾
，
只
自
己
與
楊
雄
懂
武

功
，
時
遷
卻
一
無
是
處
，
不
欲
與
對
方
硬
碰
，
正
所

謂
﹁
好
漢
不
吃
眼
前
虧
﹂，
才
提
出
：
﹁
我
們
且
揀

小
路
走
。
﹂
但
是
楊
雄
卻
道
：
﹁
且
住
，
一
個
來
殺

一
個
，
一
雙
來
殺
一
雙
，
待
天
色
明
朗
卻
走
！
﹂

按
道
理
，
石
秀
武
功
在
楊
雄
之
上
，
為
何
石
秀
考

慮
過
要
揀
小
路
走
，
楊
雄
反
而
要
迎
上
去
廝
殺
，
無

他
，
曾
為
牢
獄
節
級
，
平
日
惡
慣
；
管
慣
人
，
又
不

知
祝
家
莊
底
細
，
才
會
有
此
﹁
豪
﹂
氣
。

未
幾
，
追
趕
的
莊
客
已
到
，
把
石
秀
等
三
人
圍

住
。此

時
，
楊
雄
當
先
，
時
遷
居
中
，
石
秀
殿
後
，
嚴

陣
以
待
。
但
有
等
莊
客
不
知
死
活
，
掄
㠥
槍
棒
攻

來
。
只
見
楊
雄
揮
動
朴
刀
，
有
道﹁
一
分
長
一
分
強
﹂

早
戳
翻
了
五
七
個
。

走
在
前
頭
的
莊
客
見
狀
，
紛
紛
走
避
，
尾
隨
的
莊

客
，
亦
急
忙
後
退
，
一
時
之
間
，
亂
作
一
團
。
石
秀

趁
勢
殺
入
人
群
，
也
戳
翻
了
六
七
個
。
莊
客
眼
見
楊

雄
、
石
秀
二
人
如
此
兇
猛
，
慌
忙
四
下
後
撤
，
不
敢

逼
近
。

石
秀
、
楊
雄
見
狀
，
立
刻
帶
㠥
時
遷
，
一
步
步
往

外
闖
。

本
來
，
石
秀
、
楊
雄
殺
了
斐
如
海
、
打
更
和
尚
、

潘
巧
雲
及
迎
兒
後
，
準
備
往
找
﹁
神
行
太
保
﹂
戴

宗
，
上
梁
山
泊
入
夥
，
豈
料
遇
㠥
時
遷
，
竟
視
之
為

友
，
帶
同
一
齊
上
梁
山
泊
入
夥
，
途
中
招
惹
不
少
麻

煩
。交

友
之
道
，
貴
乎
坦
誠
、
互
助
，
唯
對
方
的
品

質
，
亦
十
分
重
要
，
一
個
品
行
差
劣
之
人
，
不
足
為

友
。
石
秀
三
人
途
中
投
店
，
店
小
二
不
單
只
態
度
友

善
，
一
同
飲
酒
，
且
饗
以
飯
菜
充
飢
，
雖
無
肉
食
，

又
有
何
不
可
。
然
而
時
遷
卻
劣
性
不
改
，
為
一
己
口

腹
之
慾
，
偷
宰
了
店
小
二
的
﹁
報
曉
雞
﹂，
如
此
劣

行
之
人
，
香
港
人
謂
之
﹁
唔
同
卡
士
﹂，
豈
可
為

友
。且

說
石
秀
、
楊
雄
殺
退
莊
客
，
帶
㠥
時
遷
急
忙
前

奔
。
正
走
之
間
，
忽
喊
聲
再
起
，
埋
伏
在
枯
草
叢
中

的
人
，
伸
出
兩
把
撓
㢕
，
把
時
遷
㢕
住
，
拖
入
草
叢

中
。
石
秀
正
待
回
身
去
救
，
卻
又
有
撓
㢕
從
後
伸

來
，
要
㢕
石
秀
，
幸
楊
雄
眼
明
手
快
，
朴
刀
撥
開
撓

㢕
，
再
往
草
叢
中
戳
去
，
解
石
秀
之
危
。

二
人
雖
欲
闖
入
草
叢
救
時
遷
，
但
恐
深
入
會
中
埋

伏
，
只
好
放
棄
，
圖
後
再
作
打
算
。
但
見
遠
遠
的
火

把
亂
明
，
只
好
沿
小
路
往
東
而
行
。

︵
細
說
水
滸
．
二
三
三
︶

有
歌
曲
風
氣
流
行
以
來
，
歌
唱
者
都
缺

乏
演
唱
場
地
，
如
南
粵
盛
行
過
一
時
之
粵

曲
，
自
上
世
紀
二
、
三
十
年
代
盛
行
於
省

港
，
但
發
源
於
妓
寨
，
由
妓
女
招
待
恩
客

之
﹁
響
局
﹂
開
始
，
由
妓
院
加
設
飲
食
兼
歌
座

之
﹁
徵
歌
逐
色
﹂
風
氣
發
展
到
穗
港
澳
各
地
都

興
行
在
茶
樓
設
歌
座
︵
當
時
通
稱
為
﹁
樂

府
﹂︶，
以
至
有
些
耿
介
的
藝
人
視
此
有
﹁
討
賞
﹂

半
行
乞
之
性
質
而
拒
唱
︵
名
家
徐
柳
仙
便
曾
有

﹁
餓
死
也
不
唱
避
風
塘
﹂
之
名
句
︶，
似
乎
歌
唱

雖
盛
行
過
，
但
一
向
難
養
活
些
正
式
演
唱
之
表

演
式
劇
院
。
而
近
半
世
紀
以
來
，
穗
港
兩
地
都

有
有
心
人
經
營
這
類
正
規
表
演
式
之
劇
院
劇

場
，
以
有
別
於
茶
樓
歌
座
半
﹁
討
賞
﹂
式
之
場

地
，
但
多
不
能
經
營
長
久
，
如
廣
州
迄
今
只
餘

一
家
西
關
西
華
路
尾
之
﹁
彩
虹
劇
場
﹂
是
長
期

粵
曲
演
唱
之
場
所
，
香
港
則
碩
果
僅
存
﹁
半
家
﹂

為
北
角
之
﹁
新
光
劇
場
﹂︵
為
粵
劇
與
粵
曲
界
分

用
︶，
港
粵
千
萬
人
口
只
有
這
一
間
半
場
地
，
可

知
承
傳
這
傳
統
藝
術
之
不
易
了
。

憶
半
世
紀
以
來
穗
港
兩
地
演
唱
場
地
之
興

衰
，
可
說
各
有
一
段
經
過
，
阿
杜
在
廣
州
出
生

至
十
九
歲
到
港
謀
生
，
五
十
年
代
初
懂
世
事
，

廣
州
有
兩
大
歌
場
，
一
為
長
堤
近
海
珠
戲
院
有

一
家
﹁
溫
拿
歌
廳
﹂
為
正
規
的
買
門
券
入
場
聽

曲
所
在
，
當
時
有
李
少
芳
、
黃
少
梅
、
李
丹
紅

等
著
名
粵
曲
家
經
常
駐
唱
，
阿
杜
高
中
至
大
學

初
期
已
是
座
上
常
客
；
另
廣
州
還
有
一
家
著
名

場
地
為
﹁
流
花
茶
室
﹂，
位
於
近
越
秀
山
流
花

區
，
亦
是
買
票
入
座
之
小
劇
場
，
常
有
何
麗

芳
、
廖
志
偉
、
伍
麗
嫦
等
粵
曲
家
駐
唱
，
及
後

六
十
年
代
初
到
港
，
發
覺
香
港
有
很
多
茶
樓
飯

館
都
有
附
設
歌
座
，
便
視
為
一
個
工
餘
賞
曲
之

好
去
處
，
不
過
就
不
限
於
粵
曲
，
不
少
是
唱
時

代
曲
流
行
曲
者
，
如
九
龍
之
青
山
道
醉
月
茶
樓

︵
今
之
名
角
李
龍
、
李
鳳
兄
妹
﹁
神
童
﹂
年
代
便

在
此
起
家
︶，
香
港
上
環
之
太
平
、
高
陞
茶
樓
等

都
有
此
類
﹁
歌
座
﹂，
而
港
九
﹁
滿
庭
芳
﹂、

﹁
東
興
樓
﹂
等
上
海
菜
館
，
則
有
時
代
曲
演
唱
，

崔
萍
、
徐
小
鳳
等
都
是
由
這
些
場
地
唱
起
，
到

七
十
年
代
更
有
﹁
愛
群
歌
劇
院
﹂、
﹁
翡
翠
歌
劇

院
﹂、
香
港
大
舞
台
等
幾
大
場
館
，
到
今
日
一
家

也
無
存
了
。
今
日
說
來
，
真
有
﹁
白
頭
宮
女
說

玄
宗
﹂
之
嘆
。

變
的
意
義
，
包
含
了
變
遷
。

但
是
遷
的
意
義
包
不
包
含
變

呢
？
在
遷
的
諸
多
意
義
裡
，
有

上
升
、
販
賣
、
遷
居
、
跟
從
、

離
去
，
離
散
、
轉
退
、
流
放
、
貶

謫
、
降
職
，
最
後
一
個
就
是
變
化

了
。
所
以
，
變
和
遷
，
基
本
上
可
以

說
是
加
在
一
起
的
變
遷
，
而
分
開
來

的
意
義
，
也
有
相
同
之
處
。

不
過
，
遷
，
有
時
候
是
被
迫
的
。

比
如
，
我
的
同
事
最
近
重
看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的
連
續
劇
︽
變
色
龍
︾

︵
我
那
時
在
台
灣
求
學
和
工
作
，
因

此
沒
有
看
過
︶
之
後
，
很
有
感
慨
的

說
，
原
來
這
三
四
十
年
來
，
香
港
並

沒
有
變
。
因
為
他
看
到
第
一
集
的
劇

情
，
講
述
的
是
三
個
家
庭
在
一
幢
老

舊
房
子
租
住
多
年
，
突
然
被
大
業
主

迫
遷
。
面
對
迫
遷
的
變
遷
，
何
去
何

從
？
徬
徨
不
已
。

同
樣
的
情
況
，
我
也
在
去
年
面
對

過
，
由
於
業
主
的
變
動
，
不
再
租
賃

而
要
改
建
，
所
以
租
約
限
期
一
到
，

不
得
不
遷
走
。

遷
居
之
後
，
附
近
的
食
店
，
除
了

那
些
速
食
店
不
變
之
外
，
多
了
幾
間

貴
價
的
餐
廳
。
這
些
貴
價
餐
廳
，
光

顧
的
客
人
並
不
多
，
於
是
開
始
降
價

招
徠
。
發
現
之
後
，
進
去
一
試
，
果

然
比
較
好
吃
。
但
只
去
吃
了
幾
天
，

就
看
到
門
前
貼
上
﹁
內
部
裝
修
﹂
的

字
條
，
關
門
大
吉
了
。
連
續
發
生
了

兩
家
同
樣
的
情
況
，
都
是
租
金
無
法

以
收
入
來
負
擔
，
不
得
不
遷
移
。

我
吃
過
好
幾
家
不
錯
的
餐
廳
，
在

租
金
猛
加
之
下
，
最
後
的
命
運
是
遷

移
到
元
朗
和
大
埔
去
了
。
這
是
經
營

老
本
行
不
變
，
但
不
得
不
遷
離
。
如

果
連
老
本
行
也
變
，
不
再
從
事
餐

飲
，
就
更
是
需
要
變
遷
了
。

變
遷
無
常
嗎
？
只
要
租
金
穩
定
就

不
要
變
不
要
遷
了
，
但
是
在
香
港
，

那
些
業
主
容
許
你
不
變
不
遷
嗎
？
變

和
遷
，
恐
怕
在
香
港
是
不
變
的
永

恆
。

繼
兩
年
前
的
﹁
港
男
．
港
女
﹂
系
列

後
，
無
㡊
再
推
出
新
一
輯
題
材
類
似
的

︽
中
女
告
白
︾
和
︽
偷
聽
男
人
心
︾，
主
要

請
來
一
些
三
十
左
右
的
男
女
說
出
他
們
在

兩
性
交
往
中
的
經
驗
和
心
得
，
包
括
觀
察
到
的

異
性
行
徑
、
各
自
的
心
聲
和
期
望
。

跟
兩
年
前
的
節
目
比
較
，
這
兩
輯
的
內
容
少

了
些
激
情
般
的
控
訴
和
攻
擊
，
多
了
點
心
平
氣

和
的
自
白
和
勸
諭
，
節
目
中
的
港
男
和
港
女
也

非
形
成
現
象
的
社
會
學
名
詞
，
而
只
是
生
物
學

和
地
理
學
上
的
劃
分
：
也
即
電
視
台
嚴
肅
性
新

聞
專
題
節
目
而
非
娛
樂
性
八
卦
頻
道
提
供
一
個

平
台
，
男
人
和
女
人
現
身
說
法
，
盡
訴
心
中

情
。
這
未
嘗
不
是
好
事
，
尤
其
的
港
男
那
一

輯
。因

為
從
來
，
對
情
感
的
訴
求
和
愛
的
公
開
渴

求
好
像
都
是
女
人
的
﹁
專
利
﹂，
男
士
們
的
愛
和

內
心
感
受
往
往
不
輕
易
說
出
口
，
節
目
中
有
專

家
式
港
男
說
，
香
港
女
人
喜
歡
叫
男
朋
友
猜

心
；
其
實
，
總
是
不
談
心
事
、
只
講
時
事
、
不

愛
解
釋
的
香
港
男
人
又
何
嘗
不
讓
心
愛
的
女
人

猜
心
呢
？
所
以
，
︽
偷
聽
︾
一
集
總
算
讓
女
人

不
用
猜
，
而
聽
到
了
部
分
男
士
的
心
聲
。

節
目
中
，
受
訪
對
象
提
到
一
些
港
女
特
徵
以

負
面
居
多
，
但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反
映
男
士
的

不
滿
程
度
。
顯
然
，
今
天
港
男
對
女
人
的
期
望

仍
然
跳
不
出
傳
統
窠
臼
：
要
懂
得
撒
嬌
、
討
男

人
歡
心
、
給
男
人
面
子
、
要
示
弱
裝
傻⋯

⋯

但

女
人
呢
？
上
述
期
待
也
可
用
於
女
人
身
上
。
環

顧
身
邊
，
二
十
、
三
十
和
四
十
階
段
的
單
身
女

友
不
少
，
有
﹁
港
男
﹂
口
中
特
徵
者
極
少
，
具

備
﹁
期
待
值
﹂
者
卻
不
少
，
何
以
成
不
了
配
對

佳
偶
呢
？

兩
性
關
係
或
男
女
相
處
之
道
是
個
古
老
的
議

題
，
形
成
當
今
的
熱
門
話
題
，
主
因
是
香
港
男

女
人
口
比
例
失
調
，
受
教
育
程
度
、
就
業
機
會

差
距
拉
近
，
但
男
人
和
女
人
都
沒
有
做
好
思
想

準
備
去
面
對
甚
至
接
受
這
個
改
變
，
並
調
節
心

理
。愛

，
是
慾
望
，
也
是
本
能
，
從
節
目
訪
談
可

知
，
本
港
男
女
都
有
對
對
方
的
期
望
落
差
，
而

這
種
期
望
沒
有
考
慮
到
自
己
的
條
件
和
周
圍
的

環
境
，
造
成
一
廂
情
願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
你

為
愛
情
付
出
了
多
少
？
你
可
曾
為
了
愛
，
去
學

習
一
種
能
力
？
並
運
用
智
慧
去
贏
得
愛
人
的

心
，
而
非
一
味
地
索
取
？

好男好女都渴愛

現
代
企
業
，
大
都
重
視
人
際
脈

絡
，
要
求
員
工
廣
鋪
關
係
，
特
別
是

服
務
行
業
。
如
今
香
港
全
力
轉
型
，

邁
向
服
務
型
經
濟
，
打
工
仔
們
更
加

要
練
好
建
立
人
際
網
絡
的
技
巧
。

坊
間
不
少
書
籍
介
紹
公
共
關
係
的
基
本

功
夫
，
我
不
準
備
細
說
，
只
想
提
出
一
般

人
比
較
容
易
忽
略
的
一
點
：
不
能
有
事
鍾

無
艷
、
無
事
夏
迎
春
。
聯
繫
工
作
需
要
密

密
做
、
常
常
做
的
。

噓
寒
問
暖
、
紅
白
二
事
，
是
表
達
對
人

關
懷
的
最
常
見
途
徑
，
既
然
你
恆
常
關
心

對
方
，
對
方
自
然
也
會
感
恩
圖
報
，
恆
常

記
住
你
這
個
人
。

盡
量
多
收
集
和
你
交
往
人
們
的
生
日
，

一
張
賀
卡
、
一
束
鮮
花
、
或
者
只
是
一
封

電
郵
，
樹
立
很
好
的
連
繫
作
用
。

和
別
人
交
往
之
時
，
留
心
注
意
他
的
愛

好
、
興
趣
，
當
你
旅
遊
海
外
，
在
手
工
藝

市
場
或
是
跳
蚤
市
場
看
到
適
用
的
小
玩

物
，
不
妨
搜
購
一
點
，
需
要
時
候
送
給
你

的
網
絡
中
人
。

有
新
書
出
版
，
你
又
恰
巧
看
過
，
其
中

某
些
片
段
，
你
覺
得
哪
位
朋
友
或
是
工
作

對
口
伙
伴
鍾
意
的
，
不
妨
影
印
寄
給
他
。

互
聯
網
是
一
個
大
寶
藏
，
經
常
有
新
鮮

事
物
、
雋
永
金
句
，
不
妨
抄
載
下
來
，
轉

發
給
你
的
一
些
伙
伴
，
與
他
們
分
享
。

一
位
好
友
，
最
熱
心
研
究
煲
湯
，
收
集

了
很
多
單
方
，
有
養
顏
的
、
有
藥
療
效
用

的
。
朋
友
飯
局
，
提
及
某
處
疲
勞
、
某
部

不
適
的
話
，
隔
幾
天
便
會
收
到
她
的
電

郵
、
或
是
傳
真
單
方
，
介
紹
某
種
湯
水
，

很
多
的
確
是
有
神
效
的
。

試
問
，
收
到
湯
水
單
方
而
又
治
好
了
病

症
的
人
，
日
後
又
豈
能
不
視
那
位
熱
心
友

人
是
﹁
最
有
價
值
﹂
的
朋
友
？

人際網絡需要勤耕

在乍暖還寒的北方，在捲起漫天塵土的大風中，
我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重讀了一

遍。
經典之為經典，在於它對人心永久的穿越力量，在

於它的永不過時，在於它塑造的人物形象歷經歲月滄
桑而仍然生動，在於主人公的人生境遇、道路選擇、
情感糾葛、內心掙扎與道德衝突，仍然能夠警示今天
的世界。
在遙遠的彼得堡，在150多年前，一個貧苦無依的

青年，一個來自外省的學法律的大學生，住在一間狹
小的、棺材一樣的屋子裡，寒酸的衣㠥，無望的前
程，催債的房東，瀰漫在空氣中的銅臭氣，還有母親
和妹妹的擔憂和即將做出的犧牲，都在提示他的羸
弱、窘迫與尷尬。偏偏他又讀了一些書，了解一些歷
史，偏偏他又懷有正義感和宏大抱負，偏偏他又自視
甚高、自命不凡，這一切都讓他與周圍格格不入，即
使對最親近的朋友，他也覺得隔膜，他無法說出藏在
心裡的話，他的思想和情緒無人可以傾訴。於是，在
「許許多多不眠之夜，在狂怒的狀態下，懷㠥一顆跳
動的心和滿腔被壓抑的熱情」，他寫了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拉斯柯爾尼科夫認為，人可以被分為兩

類，一類是平凡的人，是「虱子」；一類則是名副其
實的人，具有說出新思想的才能和稟賦。這後一種人
是社會的破壞者，他們全都犯法，為了實現自己的思
想和理念，為了推動歷史前進，他們敢於跨過別人的
屍體，涉過眾人的血泊。這篇文章披露了拉斯柯爾尼
科夫的世界觀，依他的秉性和歸納，他當然屬於第二
類人。只是，這種人光靠歸納不行，靠自我認同不
行，必須有行動，要有所作為，要用生命中的重大選
擇，來證明自己不是一隻「虱子」。
拉斯柯爾尼科夫行動了，他用犯罪做出了選擇。他

舉起斧頭，殺死了一個放高利貸的老太婆，並拿走一
些錢財。
第二天，小說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陰毒、吝嗇、

詭計多端的盧仁出場了。在拉斯柯爾尼科夫的小屋
裡，盧仁炫耀自己對時髦科學和經濟學理論的熟練掌
握，他闡述了一套學說，大意是一個人只愛自己就可

以了，這樣既能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也有利於他人，
因此，我只為我自己發財致富，同時也是為大家獲得
財富。這並不是私人的個別的賜予，而是普遍繁榮的
結果。拉斯柯爾尼科夫聽完，敏銳地察覺出這套學說
的可怕邏輯及後果，他直言「照你剛才鼓吹的理論，
結果必定是可以殺人⋯⋯」。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場景，殺人犯拉斯柯爾尼科

夫指責盧仁宣揚的學說為「殺人」理論，犯罪者突然
站到了審判席上，義正詞嚴地斥責起別人來了。應該
說，他指責得有理，這套理論，其實就是在當下舉世
皆以為然的資本主義秘訣，就是被很多人奉為神明的
「看不見的手」。只是人類兩百多年來的經驗，提出了
無數對這種理論的反對證據，人人通過自私的行為，
就真的可以達到共同福利？每個人只愛自己，最後人
類就能一起普遍幸福和繁榮了？許多事例告訴我們，
事情遠非如此，遠沒有這樣簡單和樂觀。我們看到的
更多情形是，人們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去製假販
假、坑蒙拐騙、貪污受賄；我們了解更多的是，有人
只愛自己和親屬，卻輕易踐踏別人的生命、尊嚴和財
產權利。拉斯柯爾尼科夫將這種理論的最終邏輯結果
歸納為「殺人」，是有事實根據的，雖然他根本沒有
資格提出這樣的指控。當然，事情完全可能是另一種
樣子，拉斯柯爾尼科夫最有資格、最有理由、也最應
該對這種理論提出批判和控訴，因為他本人就是這種
理論的實踐者和操作者，他早於盧仁和其他人，把這
種理論的邏輯結果化為了血腥的兇殺案件。
然而，雖然拉斯柯爾尼科夫將罪證掩藏得乾乾淨

淨，雖然他巧妙地與此案預審員周旋，但從精神到肉
體，他立即經受㠥一系列折磨與打擊。幻覺、夢魘和
變態心理將他緊緊纏繞，他一會情緒亢奮，一會又自
卑自閉、精神恍惚。他感覺到與人隔離的極度孤獨，
他恐懼地注視㠥，他被逐出了正常的生活，他喪失了
擁有人類感情的可能，他離開了關心他的朋友，他知
道，最愛他的是母親和妹妹，可是看到她們，他更多
的卻是對她們的反感，他開始厭惡和憎恨她們。他的
整個人和感覺，陷入了一個悖逆人性、錯亂和病態的
狀況中，如他自己所說，「走到了這樣一條界線，不

跨過去，你會不幸，而跨過去，也許會更不幸」——
這就是「罰」。這種懲罰不是服苦役，不是被關進牢
獄，而是折磨㠥他和人性脫離的苦惱，是他必須重新
爭取身為一個人的不確定性，是良心和道德上的反覆
鬥爭。
反思和自責之後，多次權衡之後，拉斯柯爾尼科夫

仍然無法承認自己有罪，仍然不願意自首，他的自
負、他的思想、他的智慧，都鼓動他挑戰流行的觀
念、世俗的德行、別人的計謀。靠㠥機智和運氣，他
成功地迷惑了此案預審員，如果他不自己承認有罪，
警察局拿他沒有辦法。那麼，是什麼讓拉斯柯爾尼科
夫最終醒悟了呢？是什麼東西戰勝了他的固執和驕
傲，使他承認自己有罪了呢？小說告訴我們，是自童
年起在他身上打下烙印的基督教精神和關於罪孽及贖
罪的教義，是《聖經》
裡充滿神聖感召的篇
章，最後，是比他承
受了更多悲苦的索尼
婭的愛，推動他最後
否定了自己那一套
「超人理論」，在廣場
上當眾跪下，親吻㠥
大地，而後到警察局
坦白了一切。
小說的確動人心

魄，作家為我們寫出
了一部完整意義上的
犯罪心理學。我一邊
讀一邊想，在中國，
那些犯下罪行的人，
是否也會懺悔？是否
也會經受精神上的折
磨？是否也會有良心
的自我譴責？
就我看到的資料和

了解的情況，答案是
否定的。從2001年製

造血案、炸死108人的靳如超，到2008年刺殺6名警察
的楊佳，再到去年殘忍殺害8名兒童的前外科醫生鄭
民生，這些人都在強調是為外力逼迫，是社會對他們
不公，他們中間沒有一個真心懺悔的，沒有一人為自
己的罪感到恥辱、羞愧。特別是最近在網絡上引起關
注的一個案子，恰恰也是一個大學生殺人的案件。去
年10月20日，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駕車撞倒騎電
動車的張妙後，對傷者不施援救，反而對其連捅8刀
致死。案發距今已經半年了，藥家鑫有什麼懺悔的表
現嗎？他真心認罪了嗎？我們看到，雖然在法庭上他
向張妙家人跪下了，但他對自己行為的辯解，表明其
內心沒有懺悔，他祈求寬恕的那番話，與其說是想感
動張妙的家人，不如說是講給法官聽的。他的一切言
行，目的都是為了自保，是為了減輕法庭對自己的判
罰。
沒有神性終極價值作為基礎，道德體系就難免處在

無根的狀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表明，只有來自
神聖的光照和愛的召喚，罪人才可能真心認罪，才可
能懺悔並伏法。

迎面廝殺

演唱場地

韋基舜

客聚

菲
律
賓
馬
尼
拉
旅
遊
車
挾
持
人
質
事
件
，

假
如
發
生
在
美
國
，
會
有
什
麼
結
果
？
美
警

大
件
頭
，
夠
精
壯
，
一
定
容
易
制
服
門
多

薩
？
事
實
未
必
如
此
。
從
電
視
新
聞
上
看
到

這
些
少
爺
警
，
揮
舞
警
棍
對
付
手
無
寸
鐵
輕
量
級

犯
人
才
英
明
神
武
，
面
對
門
多
薩
那
麼
兇
悍
的
棘

手
強
敵
，
說
不
定
就
同
樣
慢
吞
吞
敲
打
車
廂
，
與

菲
警
同
一
版
本
，
質
素
相
信
還
低
過
無
勇
無
謀
的

少
爺
兵
。

為
什
麼
扯
到
少
爺
兵
？
菲
律
賓
警
察
不
濟
，
全

球
電
視
轉
播
，
舉
世
都
看
得
清
楚
；
說
美
警
可
能

好
不
了
，
倒
不
是
胡
亂
瞎
猜
，
而
是
從
美
國
大
兵

攻
打
伊
拉
克
的
神
奇
﹁
戰
歷
﹂，
才
推
想
到
美
警
訓

練
一
定
還
差
過
美
兵
。

大
家
當
然
沒
有
忘
記
，
布
什
當
年
﹁
誤
信
情
報
﹂

無
頭
無
腦
派
兵
攻
打
伊
拉
克
，
開
戰
沒
多
久
，
就

已
砲
彈
毫
無
目
的
亂
飛
，
甚
至
無
端
掉
錯
鎗
頭
，

殺
錯
並
肩
作
戰
的
死
黨
盟
友
英
兵
，
可
憐
英
國
陪

太
子
打
仗
，
賠
了
自
己
兵
丁
，
事
後
還
不
敢
哼
過

一
聲
。
此
外
，
那
次
誤
炸
中
國
駐
南
斯
拉
夫
大
使

館
，
事
後
辯
說
舊
地
圖
上
畫
錯
﹁
Ｘ
﹂
標
記
，
軍

事
上
的
地
圖
，
怎
可
以
比
中
學
課
程
的
地
理
掛
圖

還
兒
嬉
？
不
是
有
意
，
就
是
懵
﹁
薯
﹂
總
統
故
意

袒
護
他
們
糊
塗
軍
營
養
出
的
糊
塗
兵
。

少
爺
兵
大
概
在
軍
營
中
一
直
過
㠥
太
平
盛
世
的

日
子
，
平
時
養
尊
處
優
，
只
知
吃
吃
喝
喝
跳
跳
，

風
流
快
活
慣
了
，
少
經
訓
練
，
加
以
頭
腦
不
夠
清

醒
，
甚
至
可
能
連
視
力
都
出
了
問
題
，
要
不
然
，

怎
會
一
出
戰
就
手
忙
腳
亂
，
烏
龍
百
出
．
少
爺
兵

已
如
是
，
少
爺
警
當
然
好
不
到
哪
裡
。

這
次
日
本
東
京
地
震
，
各
國
出
動
救
災
隊
，
美

國
自
然
不
甘
後
人
，
也
率
先
開
動
他
盛
載
物
資
的

航
空
母
艦
，
可
是
開
近
福
島
核
電
廠
八
十
公
里
安

全
範
圍
內
，
聽
聞
直
升
機
探
測
到
輻
射
可
能
洩

漏
，
已
經
雙
腳
發
軟
，
趕
快
調
頭
返
回
原
地
終
止

救
援
工
作
。
大
難
未
臨
頭
，
最
親
密
的
盟
友
都
顧

不
了
，
你
說
美
國
少
爺
兵
團
的
窩
囊
場
面
，
是
不

是
好
笑
過
他
們
電
影
鬧
劇
中
的
烏
龍
兵
團
。

搞笑少爺警與兵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變．遷

罪惡怎樣才能受到懲罰？

興　國

國

呂書練

風景

連盈慧

乾坤

蘇狄嘉

天空

阿　杜

有道

■ 藥家鑫在法庭上向受害者家人下跪。 網上圖片


